
将西方文论与俄罗斯文学对接
——俄罗斯文化评论家利波维茨基访谈

侯玮红

内容提要 马 尔克 ？ 纳乌 莫维奇
？ 利 波维茨基 （ １ ９６４

—

） 是 当 代最为活跃的俄 罗

斯文 学评论家和文化学者之一 ， 曾任教于乌拉 尔大学 ， 现为美 国科罗拉 多大学教

授 。 他是最早研 究俄 罗斯后现代主义 思 潮 的 学者之一 ， 出版的相关著作有 《俄 罗

斯后现代主义 ： 历史诗学概论 》 （１ ９９７ ） 、 《 悖谬逻辑 ： １９２０
—２０００年代文化 中

（ 后 ） 现代主义话语 的 转化 》 （
２００８ ） 。 他与 父亲 纳 乌姆 ？ 列 伊德 尔曼 ？ 利波维

茨基合著 的 《 当代俄罗 斯文学 》 在俄罗 斯和我 国 学界影响 深远 。 本文是就苏联解

体后 的俄 罗斯文学 、 俄 罗斯后现实主义、 后现代主义文学及个人文 学研 究之路等

问题对评论家进行 的深度访谈 。

关键词 利波维茨基 俄 罗斯文学 后现实主义 后现代主义

马尔克 ？ 利波维茨基这个名字 ， 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笔者刚刚涉足当代俄罗

斯文学研究领域起 ， 就不断出现在阅读视野中 。 可以说 ， 他的文章与专著是笔者从事

研究的重要参考文献。 二十多年来 ， 他早已成为我虽未谋面却十分熟悉和尊敬的老师

与同行 。 ２０ １４年底 ， 在四川大学当代俄罗斯研究中心举办的
“

二十
一世纪语境中的俄

罗斯文学
”

国际学术研讨会上 ，
我终于见到了他。 眼前的他与我想象中的后现代主义

学者相去甚远 ： 身材圆胖
，
头顶光亮 ， 笑容可掬 ， 甚至有几分憨态 ， 性情快乐而又随

和 ， 如果摘掉眼镜倒有点弥勒佛的感觉 。 紧张的会议日程结束后 ， 在川大附近
一间雅

致的咖啡馆内 ， 他接受了我和西安外国语大学温玉霞教授的采访 ， 就自 己的研究成长

之路 、 当代俄罗斯文学的整体状况 、 俄罗斯后现实主义文学的内涵 、 后现代主义文学

的特点等问题与我们进行了坦率而深入的交流 。

侯玮红 （ 以下简称
“

侯
”

）
： 这次会议使我能够和您结识 ， 真是太高兴了 。 有很

多的问题想问您 ， 还是让我们从头说起吧。 我知道您出生在知识分子家庭 ， 因为您早

期的很多作品都是和父亲合作的 。 可否谈
一

下您的家庭 、 您的成长之路和文学批评之

路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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利波维茨基 （ 以下简称
＂

利
”

）
： 是的 ， 我的确出生于知识分子家庭 。 我的父母

是乌克兰的敖德萨人 ， 他们六十年代从那里的大学毕业 。 我父亲那时已经有志于从事

文学批评事业 ， 写了几篇关于当时的战争文学作家邦达列夫 、 巴克兰诺夫的论文 ， 我

母亲的专业是化学 。 犹太人在敖德萨的生活太艰难了 ， 虽然他们很喜欢那个地方 ， 可

实在无法生活下去。 正好他们有亲戚在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市 ，
于是投奔过去。 没想到

妈妈很快在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国立师范大学
？
找到了工作 ， 爸爸考上了这所大学的研

究生 ， 之后以优等生毕业 ， 从此他们就在那里工作、 生活了一辈子 。 我生于 １ ９６４年 。

斯维尔德洛夫斯克 （ １ ９２４至 １ ９９ １年叫这个名字 ，
之后更名为叶卡捷琳堡市 ） 按照中国

的标准不能算是很大的城市
，
但是很有意思 。 这是

一

座工业城市 ， 苏联时代一直对夕卜

封闭 ， 外国人不准进入 ， 因为那里有很多军工企业 。 那里的知识分子相当活跃 ， 大学

里活动频繁
，
剧院里常有新剧 目上演 。 我 １ ９８ １年考入这所师范大学的语文系 ， 在那里

认识了我的妻子并结婚 。 我们在适当的年龄 目睹了戈尔 巴乔夫改革的全部进程 。 我的

父亲理所当然地成为我的老师 ， 他可以说在文学研究方面引领了我十四年。 中学时代

我就开始在他的指导下写文章 ， 大学第一年末写成第一篇正式的文章 ， 经过父亲的严

格修改 （ 我记得整整有十五稿 ） ， 终于在 《乌拉尔 》 杂志刊出 ， 那
一

年我十七岁 。 对

于这本杂志我至今都心存感激 ， 现在还有许多朋友在那里工作 。 后来我被派去参加青

年文学批评讲习班 ， 在讲习班里我幸运地结识了很多至今依然保持密切联系的人 ， 其

中包括叶甫盖尼
？ 什克洛夫斯基。 他那时已经是很有名 的批评家 ， 在 《新文学评论 》

工作 ， 这家杂志 日后成为我发表作品的重要园地 。 那段时期斯维尔德洛夫斯克无比热

闹 ， 出现了很多新电影 、 新作家、 新事物 ， 成立了很多新团体 ， 以至于产生了
“

斯维

尔德洛夫斯克圈子
”

这个专用语。 我也参加了很多活动 ， 不过我最重要的收获是从

１９８９年开始在莫斯科的刊物上发表东西 。 其实我早就往莫斯科投寄过稿件 ， 但那时没

有人理你 。 现在情况有了转机 ， 《新世界 》 给我打电话 ， 《文学问题 》 也请我写文

章 。

侯 ： 也就是说您进入了首都这个文化界的前沿 ， 这对于一个文化人来讲应当是转

折性的标志。

利 ： 对。 热尼亚 ？ 多布连科在 《文学问题 》 杂志上很活跃 ， 他在很大程度上帮助

了我。 我和他在
一

次会议上结识 ， 成为好朋友。 热尼亚总是比我早行动。

侯 ： 他也比您大。

① 这所大学几度更名
，

１ ９３０年成立时名为乌拉尔工业师范大学 ， １ ９３２年更名为乌拉尔师范大学 ’１９３３年更名为斯

维尔德洛夫斯克国立师范大学 ，
１ ９９ １年更名乌拉尔荣誉国立师范样 ，

１９９３年更名乌拉尔国立师范大学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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利 ： 不过就大两岁 。 他写了很多关于后现代主义的文章 ， 有人告诉他我也研究这

个问题 ， 于是他就开始推荐我的东西。 那时我虽然人在叶卡捷琳堡 ， 但是文章却越来

越多地刊登在莫斯科的各种杂志上 ： 《旗 》 《新世界 》 等等 。

侯 ： 那么您是怎样进入美国的斯拉夫学界的？

利 ： 这缘于我发表的文章 、 参加的会议以及结识和交往的同道中人。 １ ９ ９２年我

去莫斯科进修期间 ，
多布连科介绍我认识了伊琳娜 ． 普罗霍洛娃 ， 她那时是 《文学评

论 》 的主编 ， 她决定创办 《新文学评论 》 杂志和出版社 ， 把我们这些人都联结在
一

起 。 伊琳娜真可以说是我们的庇护人 ， 我们都成了 《新文学评论 》 杂志的作者 ， 有机

会发表各式各样的文章 。 于是我被很多杂志发现 ， 也被美国的斯拉夫学界发现 ， 借此

而结识了更多好友 。 那时他们得到了很大一笔当代俄罗斯文学研究的赞助 ， 定期在俄

罗斯、 美国和英国举办会议 。 在莫斯科 《星火 》 杂志举办的会议上 ， 我认识了
一批才

华卓越的斯拉夫学者 ， 如斯拉夫学中女权主义运动的倡导者叶莲娜 ？ 卡什拉 ， 研究曼

德尔施塔姆和巴别尔的专家格里高利 ． 费金
； 在伦敦举办的会议上 ， 我认识了第一部

重新解释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书 《苏联长篇小说
一作为仪式的历史 》 的作者叶卡捷

琳娜 ． 克拉克 ， 还有
一些研究布尔加科夫和普拉东诺夫的学者等等 。 那时正好有美国

富布莱特计划的指标 。 九十年代还很少有人知道这个计划 ， 我说我试试吧 。 于是填了

表 ， 并通过了面试 。 你们知道富布莱特有这样的规则 ， 你必须找到
一

个接待你的城市

和导师 。 伦敦会议上恰恰来了匹兹堡的代表团 。 我就和他们谈好了合作的事情 。 在匹

兹堡大学做富布莱特计划期间 ， 我完成了有关俄罗斯后现代主义的那本书 ， 那是 １ ９９４

年
， 当时在俄罗斯还没有人搞后现代主义 。 回 国后我用它进行了博士论文答辩 。 我的

副博士论文要早得多 ， 题 目是 《文学神话诗学 》 ， 后来也出书了 ， 而这部后现代主义

的书稿是俄罗斯第
一篇关于后现代主义的博士论文 。 这时我妻子来到美国信息情报学

专业最为著名 的大学
一

伊利诺伊大学厄巴那香槟分校进修 ， 巧的是多布连科介绍我

结识的玛丽娜
． 巴琳娜教授也在这个学校 ， 她那个教研室忽然有一位同事离开 ， 留下

的位子急需填补 ， 于是我被建议去了那里 。 这样我们一家三口就在伊利诺伊过了几

年 ， 后来搬到芝加哥 ， 最终在科罗拉多稳定下来 ，

一直生活至今。

温玉霞 （ 以下简称
“

温
”

）
： 您以前的很多同行现在都侨居国外

——

美国或者英

国
， 能否冒昧地问

一

下 ： 你们从事的是俄罗斯文学研究 ， 为什么要移居国外呢？

利 ： 我移民的时候 ， 我们这个职业在俄罗斯很难生存 ， 从生活方面考虑 ， 到国外

经济状况会好很多 ， 这是第一个原因 ；
第二个原因在于 ， 那时在俄罗斯的图书馆很难

找到西方的学术资料 ， 这给科研工作带来很大的困难 ， 当时我们已经意识到要做好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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术研究就必须有好的资料文献。

侯 ： 那么是否可以说您移居美国是为了更好的生活和更多的自 由 ？

利 ： 为了更多的 自 由是无可辩驳的 。 我们在美国学到了很多 ， 美国当然有更多的

自 由 ， 更多的资料 ， 更多的在俄罗斯所没有的机会。 在俄罗斯真正有活力的文化生活

主要集中在莫斯科 ， 另
一

部分在彼得堡。 我们都不是莫斯科人 ， 对于我们来说只有两

个方案 ： 要么去莫斯科 ， 要么去美国 ， 而相比去莫斯科 ， 去美国反而容易些 。 机缘到

来 ， 我们就去了美国 ，
生活就是这样。 在美国工作就意味着在全世界工作 ， 给你很大

的机动性 。

至于说更好的生活 ， 说实在话以前都到了活不下去的地步 ， 我需要养活我的家

庭 ， 我的儿子 。 你们知道在俄罗斯高校里副教授的工资是多少吗？
一

万
一

千卢布 ，
也就

是四百美元 ， 相当于两千五百元人民币 ， 而俄罗斯的物价比中国还高 ， 那时真的是无

法生活 ， 非常艰难。 现在我的儿子已长大成人 ，
二十八岁了 。 他在普林斯顿大学做研

究生 ， 正在写关于八十年代俄罗斯地下艺术的论文 。 我的妻子也是语文学家 ，
我们在

一

个教研室工作
，
她教授麵和俄罗斯文化 ， 我们家自 己就可以组成

一个语文系 。

侯 ： 彳艮想问您
一

个问题 ， 您觉得您这
一

批侨民与此前的三次侨民文学浪潮有什么

区别 ？

利 ： 我们不完全是以前的那种侨民
，
以前的侨民去国甚远 ， 从此与祖国几乎中断

了联系 ， 失去了很多可能性 ， 而我们是职业移民 。 我现在拿的是俄美双重身份 ， 和在

俄罗斯时
一

样
，
做的还是以前的研究工作 。 我的好朋友多布连科 、 谢廖沙 ？ 乌沙金也

是这样。 这种移民的初衷是为了更多地实现自我 。 我的父母一直在叶卡捷琳堡生活 ，

由我的弟弟照顾 。 我每年都会回来一两次甚至多次 。 我父亲也曾去过美国 ，
他很喜欢

那里 ， 但是以他当时的年龄在美国找不到大学工作。 他在２０ １０年去世１％ 所以我说这

不是完全的移民 ， 我们现在有两个家。 果戈理当年不是经常在意大利生活吗？ 也没有

人说他是移民 。 还有很重要的
一点 ， 我们和国 内还经常合作 ， 我们的书在国内和国外

都得到出版 ，
经常是英语和俄语两个版本 ， 这比只在俄罗斯或只在美国 出版都要好。

侯 ： 现在让我们聊聊当代俄罗斯文学界的整体状况 。 当前是俄罗斯历史上相当 自

由的一个时代 ， 我在一篇文章中提到 自 由是
一把双刃剑 ， 也有评论家认为

“

自 由只能

把 《战争与和平 》 出版得更漂亮 ， 自 由永远也写不出
一部 《战争与和平 》

”

。 不知您

怎么看待这个问题？

利 ： 自 由是
一件好事 。 《战争与和平 》 是

一

部奇特的作品 ， 它产生于长篇小说杰

作频出的十九世纪 ， 但我们不能就此说只有十九世纪的文学是好的 ，
二十世纪也同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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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丰富多彩的文学 ， 每个时代都有 自 己的文学 。 我髙兴的是我们现在这个时代文学样

式是最多的 。 其实苏联时代的阅读面比现在要窄得多 。 阿赫玛托娃的诗歌当年出版时

只印了五十册 ， 只有很窄的读者圈子知道她的名字 。 而现在文学是多么繁荣 ！ 当然 ，

自 由越多 ， 文学就越复杂 。 我害怕 的是不够自 由 ， 比如前
一

段时间颁布的条令 ， 禁止

脏话出现在文学作品中 。 我认为这是对话语自 由的扼杀。 作家有权利使用任何词语表

达他想说的东西 。 如果你打开本子 ， 首先告诉你这么多不能写的东西 ， 那实在太可怕

了 ！

侯 ： 有些评论家说十九世纪有书刊审查制度 ， 但那时是文学的黄金时代 ， 可现在

完全自 由了 ， 文学却不那么伟大了……

利 ：

“

黄金时代
”

的说法出现在五十年以后 ， 如果你去读十九世纪当时的评论 ，

哪里有这样的盛赞？

侯
： 是 ， 别林斯基就曾经说过 ：

“

我们的时代没有文学 。

”

利 ： 维亚泽姆斯基也有类似的说法 。 《 战争与和平 》 第
一卷出版时 ， 当时的评

论界认为这是
一

部老套的小说 ，

“

现在谁还需要这个？

”

而陀思妥耶夫斯基几乎每出

一

部新作都要受到谴责 ， 托尔斯泰回避去见陀思妥耶夫斯基 ， 认为他是不成体统的作

家 。 契诃夫的
一生都受尽指责 ： 他的方向是什么 ？ 到底是什么流派 ？ 他作为作者的立

场在哪里？ 他的话剧说的是什么？ 你们也一定知道果戈理受到的那些攻击 。 可是到了

我们现在这个世纪 ， 却在提我们有过托尔斯泰 、 陀思妥耶夫斯基等等大家 。 我想这都

是正常的过程 ， 也许这就是文学的规律。 而那些在当时轰动的作家却往往不能留名青

史 。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最有名的诗人是纳茨 ， 比阿赫玛托娃 、 曼德尔施塔姆 、 古

米廖夫有名多了 ， 也比帕斯捷尔纳克有名 ；
纳茨之后是阿布赫京 ， 人人都读他的诗 ，

现在谁还读纳茨 ， 谁知道他呢 ？ 果戈理时代最有名的剧作家是库格尔尼克 ， 托尔斯泰

和陀思妥耶夫斯基时代与他们竞争的是比谢姆斯基 ， 而契诃夫嫉妒的是波普雷京 ， 因

为他没有后者受欢迎 。 所以文学史的同步画面中从来就没有黄金时代 。 时代不同 ， 世

界观就会不同 ，
为什么要重复以前的世界观？ 十九世纪结束了 ， 那十九世纪的世界观

怎么能重复？ 对 《 战争与和平 》 最成功的模仿是格罗斯曼的 《生活与命运 》 。 也正因

为此它不是
一

部成功的小说 。 如果不是这样一味的模仿 ， 它的艺术水准将非常高 。

侯 ： 还有关于文学的地位问题 。 过去是文学中心主义的时代 ， 现在文学边缘化

了 ， 您觉得是进步还是倒退？

利 ： 文学中心主义在很多方面是文化限制的后果 。 当
一

个 国家没有 自 由 的社会

学 、 哲学 、 政治学时 ， 文学就承担起了所有这些功能 。 文学的作用像是对那些没有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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到发展的学科的补偿 。 等这些学科都得到或多或少的自 主发展时 ， 文学的影响当然就

会降低。 第二 ， 文学现在遭遇了那些视觉艺术的竞争 ， 这个竞争非常激烈 ， 以至于文

学不得不让位于视觉艺术 。 不过我认为这些视觉艺术实际上都与文学密切相关 。 另

外 ， 我认为文学虽然不占据中心地位了 ， 但它有了更加广阔的发展空间
——

网络。 我

清楚地记得 ， 我上大学的时候要读很多大作家的书信集 ， 现在谁还手写信呢？ 文学形

式在网络上得到了极为丰富的发展 ， 出现了与我们的阅读习惯完全不同的新体裁 ， 这

些新形式都需要我们去深入研究 ， 比如很多新诗都是发表在ｆａｃｅｂｏｏｋ上的 。

侯 ： 我们再来谈谈各种各样的
“

主义
”“

后现实主义
”

这个词出现在您和父亲

合写的文章和合写的专著 《 当代俄罗斯文学 》 中 ， 这个词是谁发明 的？ 我知道您多年

都是和 自 己的父亲一起工作 ， 这实在是莫大的幸福。 你们之间是谁创造新的思想 ？

利 ： 当然是我的父亲 。 １ ９９８年我父亲来美国看望我 ， 我们就商量写一部 《 当代

俄罗斯文学 》 。 我们确立了篇章结构 ， 做好了分工 ， 然后分头去写 。 你知道这部书很

大 ， 是两卷本 ， 先是一个出版社给出版 ， 后来另
一个出版社也给出版了 。 它成为战后

文学的主要教科书 ， 所有教授俄罗斯文学的大学里都用这本书 。 它最重要的地方在于

概念的创新 。 我们将文学划分为三个支流 ．

？ 官方的苏联文学 、 侨民文学和地下文学 ，

以及三种主要流派 ： 传统的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 、 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 、 后现实主

义 。 这部书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。 是我父亲在这部书中正式确立了后现实主义理论。

侯 ： 我在自 己的专著 《 当代俄罗斯小说研究 》 中也借用了后现实主义这一理论。

我理解的后现实主义是那些既具有现实主义精神实质 、 又吸纳了
一

些现代主义和后现

代主义因素的文学倾向 。 另外 ， 我还总结了后现实主义文学的主要特点 ： 观察世界的

存在主义意识 、 主观抒情和 自 白色彩的加强 、 神秘主义与现实主义的结合以及后现代

主义手法的运用等等 。 总体来讲 ， 我认为后现实主义是对现实主义的发展 。 但是有人

向我提出疑问 ： 既然后现代主义是对现代主义的反拨和超越 ， 那么后现实主义还是现

实主义吗 ？

利 ： 后现实主义是
一个既狭窄又宽泛的概念 。 八九十年代也包括现在的俄罗斯

文学中出现了很多并非纯粹现实主义 ， 而是向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有所学习和借鉴

的作品 ， 我把它叫做后现实主义 ， 这是从狭义的方面说。 其最鲜明 的例子就是马卡宁

的创作 。 我父亲所理解的后现实主义是个更加宽泛的概念 ， 他把普拉东诺夫 、 阿赫玛

托娃 、 曼德尔施塔姆等都纳入了进来 ， 他总结的所有这些后现实主义的特征其实都是

现代主义的特征 ， 只是他在心理上不愿意承认这是现代主义 （老实说我也不知道为什

么 ） ， 于是他就把这些作为
一

个独特的现象来研究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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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们再来谈后现代主义 。 后现代主义也是现代主义 ， 是现代主义的继续。 我们

知道 ， 现代主义包含很多的流派 ， 有先锋派 、 达达主义 、 表现主义 、 超现实主义 、 新

小说等等 ， 所有这些都属于现代主义 。 它们在后来的发展中产生了后现代主义 ， 所以

说后现代主义是现代主义的产物之一 。 西方和俄罗斯的后现代主义有很大的不同 。 在

西方 ， 后现代主义是从现代主义的立场上产生的 ， 是准备用新的现代主义来反对旧的

现代主义 。 在俄罗斯完全是另外一种情况 。 俄罗斯的第
一

部后现代主义文本产生于

六十至七十年代的地下文学 。 它的产生是为了不同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 ， 为了复兴于

二十年代被人为 中断的俄罗斯现代主义。 也就是说 ， 他们想回到现代主义 ， 却造就了

后现代主义 。 还有一个区别 ： 西方文化中后现代主义与左翼意识形态相连 。 福柯说 ：

“

我们在 １９６８年巴黎街头没有做到的能够在自 己的书 中做到 。

”

那是
一场深刻的文化

革命 ， 而在俄罗斯后现代主义更多是为 了与左翼意识形态相对抗 。 总之 ， 俄罗斯的

后现代主义不是与现代主义对立 ，
对此我已经在 《悖谬逻辑 ：

１９２０
—

２０００年代文化中

（ 后 ） 现代主义话语的转化 》
一书中进行了详细的阐述。

侯 ： 我读过这本书 ， 并且写过
一

篇介绍文章 。

利 ： 是汉语写的吗 ？

侯 ： 是 ， 发表在我们的 《外国文学动态 》 杂志上。

利
： 请送给我

一

本好吗？

侯 ： 好 ， 当然可以 。 您刚才说的是后现代主义在西方和俄罗斯产生原因的不同 ，

那么在表现特点上应该也有不同之处吧？

利 ： 当然有 。 俄罗斯后现代主义在很长的发展过程中都没有整体性的反思 ，
仅

仅在概念主义者中或者说是
一

部分知识分子圈子里形成了学术性的语言而已。 而在西

方 ， 后现代主义理论和哲学远远跃出了美学范畴 ， 那些著名的理论家
——

利奥塔尔 、

福柯、 德里达都确实改变了人们看待世界的态度 ，
改变了人文和社会学科 。

温 ： 您觉得后现代主义的前景怎样？

利 ： 后现代主义是存在危机 ， 这是必然的 ，
但就像今天我在研讨会上所说的那

样 ， 我觉得后现代主义没有终结 ， 而是有它的未来 。 你们知道在西方有近期后现代主

义的说法 ， 指的是用后现代主义的方法去研究社会现实 。 很久以来我们都是把后现代

主义作为一种方法 ， 而我觉得现在后现代主义更多是作为
一种思维方式而存在于更加

广泛的社会生活领域 ， 即后现代主义世界观、 后现代主义意识深入到社会、 历史 、 政

治 、 经济 、 心理等具体的学科中 ， 由此而更新了今天的文学 。

温 ： 您认识后现代主义的重要代表索罗金吗？ 您觉得他是怎样的作家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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利 ： 我喜欢他。

侯 ： 您好像在今天的拫告中说他是当代俄罗斯最好的作家？

利
：
是的 ， 我认为他是当代用俄语写作的最好的作家。 当然我也喜欢佩列文 ， 但

是佩列文的新作实在不太成功 ， 而＿罗金
一直在成长 。

侯 ： 您读过当代年轻人的作品吗 ？ 比如普利列平、 先钦… …

利 ： 读过。 我写过
一篇关于普利列平的长文 ，

发表在 《旗 》 杂志上。 我对他批评

很多 。 他给我的感觉很像法西斯 。 他可以说是我思想上的敌人 ， 所以我无法接受他 。

在当代俄罗斯文学中 ， 令我感兴趣的是
一

批年轻的剧作家和他们掀起的
“

新戏剧
”

运

动 。 我觉得现在诗歌比小说更加复杂。

侯 ： 您现在主要在从事哪个方面的研究 ？

利 ： 我在研究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至五十年代的文学 ， 其实这是我父亲的愿望 。 你

们知道 《 当代俄罗斯文学 》 考察的是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至九十年代的文学史 ， 完成这

部书后父亲就准备回头去研究二十年代的文学史 ， 他没有写完就去世了 。 这部书 由我

完成并于２０ １２年出版了 。 现在就剩下二十至五十年代的文学了 。 我和多布连科等同仁

形成了一个集体 ， 共同来研究这段时期的文学 。 我们的作者生活在世界各地
，
迄今为

止我们已经出版六本研究专辑了 。

侯 ： 在俄罗斯能买到吗 ？

利 ： 能买到 。 我们这些书都有俄语和英语两种版本 ，
在俄罗斯和美茵都能买到 。

侯 ： 多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 ，
祝愿您圆满实现自己的研究计划 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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